
宽 容 与 交 流

一记十八世纪东西方学术讨论会

高 翔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 日至六 日
,

十八世纪东西方学术讨论 会在荷兰 人类学与社会科学高级

研究院 �� �� �� 举行
,

这次会议 由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倡议
、

主办
,

会议主席是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
·

达恩 �� � �� � � � � � � � � � �
。

十八世纪东西方学术讨论会此前已召开数次
,

均在夏季举行
,

会议有两个显著特点
�

一

是参加者必须是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青年学者
� 二是参加人员有地区限制

,

即必须来

自原苏联
、

东欧以及西欧
、

北美等地区
,

也就是说
,

东西方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是东西方研究十

八世纪的青年史学家的 一次学术聚会
。

九三年度 东西方学术讨论会正式参加者有二十二人
,

分别来 自美国
、

英国
、

意大 利
、

西班

牙
、

荷兰
、

比利时
、

法国
、

德 国
、

加拿大
、

中国
、

俄罗斯
、

保加利亚
、

乌克兰
、

罗马尼亚
、

阿尔巴尼亚
、

波兰等十六个 国家
。

会议规模虽小
,

但颇具
“

国际性
” ,

在正式开会期间
,

一些荷兰学者也前来

傍听
,

甚至参加讨论
。

会议主题是
�

十八世纪的宽容与迫害
。

宽容与迫害
,

是一个古老而又具 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学 术命题 �当然
,

它首先是 一个 比较

敏感的社会现象 �
,

围绕这一主题
,

学者们提交了各具特色的学术论文
。

加拿大学者威廉
·

魏

克 �� ��� �� � �
� �� � � �分析 了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宽容学说

,

如果宽容的界定
,

适

用范围及其局限等
,

英国学者 �
·

凯莎 ����
� �

’

� � ��� � � �� ��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
�

洛克 已

经清除地认识到
�

宽容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

对非宽容行为的宽容不但是毫无意义的
,

而且

可能是极为有害的
。

宽容
,

并非仅仅是道义的必须
,

而且是由具备相同心态的人们达成的契

约所产生的一种道德结构
。

美国学者杰弗雷
�·

拉韦尔 ��
�“。�� �

·

� � �� �� 介绍 了十八世纪法国

戏剧界反对迫害的情况
。

在法国
,

演员长期受到社会和政府的歧视 �这和中国传统社会演员及

艺人地位低下
,

甚至横遭迫害的情形颇为相似 �
,

他们不能享受大多数法国人所享有的宗教

和世俗权利
�

从 � � � � 年到 � � � � 年
,

在 巴黎演出的法国戏剧院的演员均被革除教籍
,

剧院男女

演员不能合法结婚
,

女演员所生后代的合法性也不能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承认
�
演员

,

除非他

生前宣布放弃演出职业
,

否则
,

死后不能以 宗教仪式安葬
。

这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在十八

世纪后期引起了法国戏剧界的强烈反抗
。

吉弗雷在文中考察了这一反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一著

名女演员米勒
·

克莱伦的事迹
,

分析 了当时法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启蒙思想家
、

作家以及政

界
、

宗教界的反映
,

揭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
。

这篇文章属于社会史研究范畴
,

在方法

上
,

通过对演员待遇这一小小事件的分析
,

展现当时社会变革的大场面
,

立意新颖
,

视角独

特
,

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

阿尔巴尼亚学者艾利拉
·

克拉�� �� � �� �� �
、

保加利亚学者罗西查
·

格

拉德娃 �� ��
� �� �� � �

��
� �� �分别撰文考察了十八世纪巴 尔干半岛的社会状况

,

尤其是政府机

构
、

伊斯兰教组织和信仰基督教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对理解当前巴 尔干地区尖锐的 民

族矛盾和动荡的政治局面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

此外
,

还有不少学者撰文分析十八世纪德国
、

俄罗斯
、

波兰等国社会状况
,

限于篇幅
,

这
� � �



里就 不一一介绍了
。

无是在会上的正式讨论中
,

还是在会下的个别交谈中
,

学者们都显示出对 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浓厚兴趣
。

中国学者向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有《文字狱与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 》
,

主要分

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控制
、

封建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复杂关系
、

康雍乾时代文字狱产生

的原因及其基本状况
、

清廷高压统治对知识阶层行为方式
、

价值观念及学术活动的影响等
。

这

篇文章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

作为长期从事欧美历史研究的学者
,

他们过去在涉及到中国历

史 问题时
,

许多人下意识地受一些著名启蒙思想 �如伏尔泰 �的影响
,

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政治

的合理性 �如 比较完善的官僚政治体制
。

相对平等的科举考试
、

规模庞大的灾荒娠济
,

康雍乾

时期中国空间强盛的国内形势等 �
,

而对专制统 治的另一面—
严密的思想控制

,

对异端的

残酷镇压等注重不够 �当然
,

对中国传统政治
、

历史文化进行全盘否定者
,

在欧美学术界也并

非绝无其人
,

但他们未出席本次会议 �
,

故而 中国学者的这篇论文引起 了一些学者的
“

文化震

惊
” ,

纷纷发表意见
,

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历史
,

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更加深入
、

细致的研究
�

这种研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
,

而是以理性的态度
,

以科学的方法
,

对这一源远流

长
、

绵延不绝的伟大文明进行更客观
、

更公正的认识
。

以前的世界史大多以欧美为中心
,

对 中

国 只是进行肤浅而片面的描述
,

其实
,

没有中国历史 的世界史不可能是一部真正 的世界史
,

不懂得中华文 明
,

就不可能真正把握 人类之命运 �当然
,

仅认识中华文明
,

也不可能真正把握

人类之命运 �
。

在讨论及交谈中
,

学者们还对明清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

欧洲宗教在中国

得 以传播的原因 �尤其是文化原因 �
,

清帝 国内部的民族关系
、

伊斯兰教对 中国社会的影 响
,

近三百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等进行了的广泛的交流
。

八月六 日
,

大会闭幕
,

罗伯特
·

达 恩作了总结性发 言
,

对各国学者提交的论文
,

彼此间

富有 启发性的学术交流作出了高度评介
。

此后
,

来 自东方的学者在荷兰作为期三到四 周的学

术参观
、

访问
。

八月九日
,

尝者们访问了荷兰国家档案馆和皇家图书馆
。

荷兰国家档案馆珍藏

着大量珍贵资料
,

其中
,

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材料尤为丰富
,

有的还有实物
。

笔者随手

翻阅一个卷宗
,

里里有关于广州手工业生产的档案
,

并附有从中国进 口 的纺织品的样品
,

色

彩绚丽
,

用手轻抚
,

倍感质地精 良
。

此外
,

还有大量图案
,

详细描绘了从中国进口 瓷器的种

类
、

大小以及样式
。

显然
,

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对了解清代外贸易
、

东南沿海手工业生产
、

商品

经济以及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

遗憾的是
,

我们的历史学者中
,

极少有人懂得荷兰文
,

以致

这批珍贵材料在中国史研究中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利用
。

至于荷兰皇家图书馆
,

虽是一座现代

化的建筑
�

, ,

却珍藏着几个世纪以来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
,

也是荷兰全国图书资料检索中心
。

莱登大学是一座著名高等学府
,

自然也是学者们乐于访问的学术机构
。

该校汉学研究院

是欧洲汉学的中心之一
,

科研力量雄厚
,

每年都有大量论文
,

专著问世
。

汉学研究院图书馆收

藏了不少中国古籍
,

台湾及香港出版的有关清史的资料与论著
,

而中 国大陆出版的史学论

著
,

历史资料
,

收藏却相对薄弱
,

有关中国历史的西文书籍 �包括史料与研究著作 �
,

该馆收藏

尤其丰富
,

可以说这是该图书馆的重要特色之一
。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这次会议的东道主一荷兰人类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 �� � �
,

该院

创设于 � � � � 年
,

座落于风景优美
、

空气清新的握森纳 �� ��
� �
��

� � �
,

距海牙和莱登都很近
。

严

格说来
,

� ��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
,

而是为荷兰及其他国家学者提供一个进修与研

究的场所
,

即提供
“

尸年的思考机会
” 。

进入 � � ! 从事研究的都是经过挑选的对学术发展作

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
�

而研究院完善的设施
,

热情的服务
,

安静
、

优雅的自然环境则为他们进
� � �



一步深化自己的科研成果
,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客观条件
。

近年来
�

� �八� 加

强了与波兰
、

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联系
,

据称
,

九二年曾有中国大陆学 者入院 从事短期学 术研

究
。

在学 术访问期间
,

来 自东方的学者还参观了荷兰主要历 史名胜和博物馆
�

位 于哈勒 姆

�� � � � �� � �的特勒 博物馆 �
�� � � �� �

� � �
�� �  ! ,

� �是荷兰最早的公众博物馆
�

它以其宏伟构造
�

丰富收藏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

该博物馆陈列着荷兰历 史上大量艺术和科学珍品
,

如发现的化

石
、

矿物质以及古画
、

钱 币
、

徽章和各种科学仪器
、

机械制造等
。

科学仪器陈列非常丰富
,

种类

繁多
�

这些仪器虽然大多制造于数百年前
,

但设计严谨
,

制造精良
�

有的至今仍能使作
�

这 与

同时期中国保守的社会风气
、

落后的科学技术形成强烈对比
�

抚今追昔
,

不仅使人感慨万千
。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
,

在荷兰期间
,

尤其是在正式的学术讨论会上
,

有的学者 曾提出应该

给
“

宽容
”

下一 个普遍有效的定义
,

以作为人们对历史和社会进行评判的理论依据
。

然而
�

征

个 人都从 自己历 史的
、

文化的立场理解
“

宽容
” ,

从 自己的或民族的利益 出发论证
“

宽容
” �

各

持 己见
,

众说纷纭
,

最终没有达成共识
。 “

我们因为不懂宽容才来到这里
” ,

最后
,

在这个问题

上却空手而归
,

也许
,

有的人会感到遗憾
。

然而
,

在我看来应该感到庆幸
,

没有给
“

宽容
”

下一

个普遍有效的定义本身
,

正体现了
“

宽容
”

特有的本质和风格
�

� � �


